
-  能请您讲讲“步履颂”这件装置作品的源起吗？
•• 我在2010年前往景德镇市，就是那个被誉为中国瓷都的地方，自7世纪起那里就以瓷闻名，在15世纪到19世纪间更成为皇家的御窑。我是为
了完成一件为宁铮女士和皮埃尔.哈斯基先生（Rue 89创始人）定做的陶瓷作品而前往此地，他们当时正在筹建一个线上画廊。在中国，景德镇
这座城的大名因其著名的陶瓷碗而变得尽人皆知。我刚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像一座位于山坳中的小小城邦。虽
然一切自那时起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当时那里还用手推车、自行车、汽车，也就是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穿梭于磁窑之间。   那里熙来攘往，到处
都是人，他们互相挤撞，周围满是径自行路的人，整个城市很脏乱，到处都飘着烟。我正是在那里，在不同的工坊中开始制作陶瓷的。然后有一
日，有人告诉我凌晨时分会有“鬼市”，叫“鬼市”是因为市场是在夜间开放的。人们能在那里不仅能寻到各样的仿品假货，也能找到老东西，
得打着手电找。在这个仿佛阿里巴巴山洞一般的市场里，我寻到了一件略素朴的陶瓷匣钵，钵内沾着一个取不下来的小盘子。这些小匣钵是被用
作托起窑里瓷器的底座的。偶尔会发生些意外，盘子就会有一部分粘在了匣钵上。这件来自9世纪的物件让我倍感惊奇，于是我在没做什么特作托起窑里瓷器的底座的。偶尔会发生些意外，盘子就会有一部分粘在了匣钵上。这件来自9世纪的物件让我倍感惊奇，于是我在没做什么特别
考虑的情况下将之买下。不久之后，到了2012年，我开始在用陶瓷制做混种的花朵，而几个月之后，我又开启了罗汉系列作品的创作， 罗汉就
是佛弟子，我尝试将头部化为一束花的罗汉塑像放到大的盘子上。但是我那时候并没想到要用到匣钵这个形式。

- 那匣钵是怎么出现在您的作品中的呢？
• 我在每次前往景德镇的时候都会购买一些匣钵，同时我也觉得是时候考虑用这些物件做些什么了。但当时我脑中还没有形成这次要在集美美
术馆展出的作品。直到有一天，当我凝望着位于集美美术馆顶层的圆厅时，忽然灵光一现。因为圆厅的空间让我联想到神庙和剧院，更因为陶
瓷在集美美术馆馆藏中占有相当的分量，我便生出了创作新作品的念头。当然，更不消说馆中大量的佛教元素了。于是我就先画了一些小稿，
而后因为那个圆顶空间常驻脑海，使我终于决定制作一件由6部分构成的装置作品，每个部分包含12个呈扇形排开的罗汉群，作品将被放在圆
厅的中央，看上去就好像向中央聚集而去，同时又朝着观众而来。后来我就有计划地购入了上百只类似这般的匣钵，以便到时候取其中保存状
态最佳的来制作作品。

-  能说一下您为何会用罗汉这种人物吗？
•• 对我而言，罗汉要比佛更有趣，因为前者更接近于人类。罗汉是有贤德的人，佛的弟子，是近乎圣人的，我便将其当做一个象征。当我们前
往寺庙或洞窟中，我们能看到在佛的四周有许多各自忙碌的罗汉，他们都专注于手边俗常、日日重复的事务。我觉得像这样将他们置入在这些
瓷盘、匣钵上会很有意思，这些钵和盘恰好具有日用的意味。如今，这些瓷盘和匣钵被舍弃，而我借这个装置赋予他们新生。对我来说，今日
将这些或许拥有超千年历史的匣钵重新利用，将它们在当下复活，是有意义的。此乃讲述故事的一种方法，  既提示了每只匣钵自在如斯的章
法，也表现了每只钵不仅构成自己的世界，而且拥有自己的世界，就同我们一样。

- 您为何将罗汉像的头部换成花束呢？
•• 这是象征性的替换。我正是想通过将罗汉像的头部做出鲜花的样子来说明，为罗汉定一幅面孔是没什么意义的。罗汉没法对镜自赏，他的身
份也不特别，没什么自己的奇特个性。我则重复、多次地使用这个花头形象，这会让在我们从各个角度观看作品的时候，产生一种在思想上极
富内涵的印象。在里面，花朵能够构造一个幻象。

-  您在创作中使用花朵这一形象，算起来也超过二十年了。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在创作中使用这一主题呢？
•• 我对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记忆非常深刻，对1957年毛泽东发起的鸣放运动却没那么深的记忆。那是我还太小，只有两岁。不过我的父母却
深受影响，他们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甚至是之后也总向我说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贯穿了我的一生，它总会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里。然后到了1996年，我在某天的《世界报》或者《自由报》上读到了一篇关于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的文章。我自然重又想起那场恐怖的双百
运动，而且有了提笔在一面墙上画满花朵的想法，就仿佛一尊纪念碑一样。从那时起，我就此创作了数个系列，每个系列100幅，在里面我试
着画各种各样的花朵，想象出来的花朵，有些带有挑逗性，有些甚至有性意味，有些则更突出结构感。也就是说，画一切我所能想象出来的花
。

- 从那时起您就一直没有放弃花这个形象，这是为什么呢？
•• 我脑中总有细小的花朵印象，它们在我的记忆里出现。这些花并不一定同美这个概念有关系。花朵能对应蓬勃、希望等观念，但同时又可能
是极令人不安、极尖锐和艳毒的。如果说花朵是彰显欲望的媒介，那它也一样能够造成幻觉和苦恼。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劳动人民是没
多少余暇去欣赏花卉的，那时花卉欣赏不如说是和资产阶级特权。很快，花朵就为我展开了新局面，花朵带我去探索那些我大概本不会去探索
的方向，并着手创作那些我本可能不会想到的作品系列。我更没有不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因为我总能从中找到新的东西，而这些新的东西对于
我来说，具有相当可观的形式多样性。

- 人们素来是以画家，甚至是雕塑家的身份来认识您的，也就是说很少通过装置……
•  •  我不是按学科分类的方式来思考的。什么方式能更好地表达我所想表达的，或者能更好地配合我要展出作品的空间的，我就采取什么方式。因
此这一切都是以作品为准的。在我看来，一面是集美美术馆的圆厅空间，一面是我的匣钵，那么创作一件装置便是自然而然的。在一张大画布上
画上罗汉诸像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这就无法让人们意识到空间，人们也不能在罗汉像间移步，这么做显然无法拥有与装置相媲美的意义。

- 那么您究竟想赋予这件作品什么意义呢？
•• 事实上，将罗汉头部做成花束的样子是为了避免将其限定在十分具体的形象上，也避免给他们一副过于明确的五官，或者赋予他们一个过分
鲜明的个性。这些半人半佛、身份模糊的存在，虽数目众多却不具姓名，由此他们获得了精神上的高度自由。这件作品呈现了诸位罗汉，他们
中的每个人都行走在一只玻璃球上，仿佛是在踏水或踏云而行。他们都倾身向上，仿佛正悬浮空中。他们朝着房间的中央集聚，或引吭高歌，
或饮酒嬉戏，很像一队踩着步点舞将开去的舞者。人们并不知道他们何往，他们亦不自知，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动态才是这里的关键，是这向
前的趋势，即使他们成群结队，他们仍有各自探求世界、摆脱烦恼的方式。其中有一个手持树叶、而不是花朵自顾坐定的罗汉，人们自然是搞
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但也无需用话语来将其定义。此处倒是呼应了一则佛教典故，话说佛祖众弟子中有一人向佛祖提问，如何做才能成佛。佛
祖没做回应。他仅仅捻起了一枝花，如此而矣。而他的众多弟子并没有明白，只有其中一人笑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该说的已经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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